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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今天凡是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属于产

业资本和中下层民众的范畴，而支持拜登的则基本上是服务

于金融资本即华尔街或大银行资本本身的阶层；只要全球化
进程依然在进行之中，两者之间的斗争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此，只要全球化进程依然在进行之

中，两者之间的斗争远未到结束的

时候。

美 国 在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中 是 一

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美国的两大政

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资本集

团的代言人。美国是没有底层社会

人群、特别是蓝领工人和“红脖子”

农民阶层的政党。或有也只是非常

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党。这

一点与欧洲不同。欧洲比如法国就

有左翼的法共，曾进入法国左翼社

会党政府；甚至还有极左翼代表着

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比如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法兰西不屈党”

（La France insoumis）。

正因为美国没有为底层阶级代

言的政党，因此当产业资本的代言

人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

主张产业回归美国而得到底层无产

阶级民众的支持时，其展现出来的

政治实力便空前强大。这时，全球

化所导致的美国产业与跨国的金融

这两大资本产生利益冲突便变得异

常激烈，甚至类似于过去主张暴力

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一种“你死我活”

的味道。过去，当有着国界的产业

资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便是世

界大战。而今天，当跨国的金融资

本与有着国界的产业资本发生冲突

时，我们一时还无法看到其后果究

竟如何，我们只知道，后果必将是

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
不再容忍特朗普？

过去，美国的两党之争虽然也

曾闹得不可开交，比如上面提及的

共和党的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于

2000 年总统大选之争，但那只是资

本内部的力量对比、对峙而已。广

大选民对此根本置身度外、漠然处

之。但这一次，广大底层社会民众

将特朗普视为他们的代言人，于是，

竟然广泛动员起来前往华盛顿抗议

拜登当选、支持特朗普连任。如果

特朗普代表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

资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的话，他

怎么会将民众的支持视为与跨国金

融资本讨价还价的本钱呢？因此，

这次美国产生的分裂，是统治阶层

内部产生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

那么，问题仅仅是全球化导致

的吗？

如果两大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

仅仅是因为全球化的话，那么，跨

国金融资本完全可以让产业资本的

代表特朗普继续当选执政四年，支

持他将产业链转移回美国，甚至支

持他与中国打贸易战，让产业资本

获得一定的利益，然后在四年后再

“轮流执政”，不就可以如过去一

样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吗？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

特朗普自己在当选上台时就认为，

他并不是美国轮流执政的一个与其

他总统没有区别的一任总统。当选

前在一次非常著名、迄今在网络上

广泛流传的“挑战影子政府”的演

讲中，特朗普特意指出，他能否当

选上台，对于“控制着华盛顿权力

层次的人和全球化特殊利益集团来

说……是真实的威胁。”“这不是

简单的又一个四年选举。这是我们

文明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它将决

定我们的人民，能否重新掌控我们

的政府。”

而 在 当 选 就 职 演 说 中 特 朗 普

再度重申：“今天，我们是将权力

由华盛顿交回给你们，人民的手

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

们国家首都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收割

着政府的利益果实，而人民承受着

代价。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

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赚得盆满钵

满，工作机会却离开了，导致许多

工厂倒闭……”“真正重要的并不

是由哪个党派掌权，而是让政府由

人民做主。2017 年 1 月 20 日，这一

天将会被铭记，人民重新成为了这

个国家的主宰。”

这非常明显是对跨国金融资本

提出的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控制

一个国家历来是要通过控制其金融

权力，也就是控制其货币，进而通

过对这个国家债权控制，来作为营

利的手段。这已经在美国成为现实。

在欧洲也同样。为什么跨国金融资

本总是要对其他非“一人一票选举

体制”的国家进行“颜色革命”呢？

为什么索罗斯要成立一个“开放社

会”基金会来敦促跨国金融资本尚


